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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宝宝：

好多人都想要有个有钱
的爸爸，觉得这样人生会很
轻松。我想了一下我认识的

人里面，哪些人的爸爸是很
有钱的，他们的人生轻松吗？
嗯，很可惜的，情况和传闻的
不太一样。

首先，要看这个有钱爸
爸，对他的小孩是抱着什么
样的期望。这个通常决定于

这个爸爸有多有钱，以及，是
哪一种有钱。

普通有钱的，大概期望
也就普通些，小孩的日子也
就好过一点。比方说，医生、
律师、明星，这一类靠着自己
的“手工”赚到些钱的，他们

大致上始终维持着一个“个
人”的存在状态，

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把
自己当成“帝王”，没有认为
“只要眼睛看得到的地方，都
是必须征服占领的地方。”

这种爸爸，有钱的程度有

限，征讨天下的野心有限，而
且，他们赚钱的方法，必须不
断跟活生生的人接触，他们因
此得以常常维持在人的状态，
也比较难把其他人的脸都抹
去，抹成一张张钞票，或是经
营报告上的一个一个数字。

做这个有钱爸爸的小
孩，也就比较有机会只被当
成一般人看待，可以有自己
的兴趣、弱点、想法，可以把
人生只是当成人生而已。

至于一般人喜欢挂在嘴
上讲的：“真希望某某人是我

爸爸。”那个某某人，通常是
吓死人的有钱，这种排行榜上
前一百名的有钱爸爸，多半是
帝王霸主型的人物了。

在这些帝王眼中，很多
仗是一定要打的、很多敌人

一定要歼灭。在他们眼中，买
东西的人并没有五官或姓

名，只是一个数字、一个造成
他市场占有率往上或往下一
点点的黑点。

在他们眼中，小孩有时
是“储备干部”、“接班人”、

“储君”。如果是这样，小孩
的日子就轻松不起来了。也
许读书的时候，他可以撒一
点野；也许毕业以后，还是可
以闲晃一阵子，但大概就这
样了，他总有一天得接过父
亲的战盔，上阵去冲杀。

当然，这样的小孩也可
能败下阵来，也可能轮到一

无所有，但无论如何，那不会
是一个轻松的人生。不会是
一个可以“少奋斗”的人生。

只要是背负着爸爸的期
望，就很难轻松。做小孩的可
以逃避这个期望、达不到这
个期望，但不可能像个没事

人那样，怡然自得地在自己
的人生摸索。

这样的“储君”，不能说
不幸运、更不能说不过瘾。他
们能见识很多大场面、玩很
高规格的游戏，他们会被追
着报道、能拥有很多东西、决

定很多人的浮沉、被很多人
羡慕一辈子。

拥有这样一个有钱爸
爸，应该是很好的了。只是
啊，我很在意的，在人生里一
个人摸索的、晃荡的自由，不
用规划别人人生的自由，都

会是比较遥远的事了。
不同的人生有不同的乐

趣和痛苦，我只是告诉你这
个 “真希望某某人是我爸
爸”的许愿，应该并不像传说
中那样的万事如意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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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宝宝：

我正在撕书。很多人把
他写的书送我时，都会很有
礼貌地在书前面写上我的名
字，再签上他的名字。

当这本书终于要离开我
的时候，我会在尽量不伤害
书的情况下，把他签名的那

一页撕掉。我不要写着这样
珍重托付的字，落入不相干
的人手中。这是我的礼貌。

所以我送自己的书给别
人时，如果对方没有要求，我
就不会在书上题任何字。因
为这书就算他再怎么喜爱，

迟早也是要离开他的。

NOPQ

刘萍萍的情况曹小芬知

道，当初刘萍萍跟着一个到小
城来做皮鞋生意的矮个子男
人走的时候，小城里还是有许
多女孩羡慕过的。后来刘萍萍
在深圳生了个女儿，孩子刚刚
两岁，她就和那个男人离了
婚。是她离开了那个男人，据

她说，那是一个俗到粪坑里的
男人。那个矮个子男人自从办
了离婚也像是人间蒸发了一
样，从来也没有给过女儿一分
钱的生活费。可是半年前刘萍
萍被查出来得了乳腺癌，急忙
做了手术，出院以后，单位安

排她退养，收入少了一半。
有刘萍萍对照着，曹小芬

又觉得自己真是掉在福窝里
了，不管怎么说，自己还从来
没有为生计烦恼过，人间的辛
苦和辛酸也一样没有尝到呢。
可是，曹小芬还是觉得生活和

她想象的不一样，是她自己的
生活和电影或是电视剧里的
生活有距离。

有好几次，试着把电影里
的生活带到自己的生活里。比
如，有一次，曹小芬精心准备
了一桌饭菜，她穿了一件自己

改装的晚礼服，镶嵌了闪亮的
金属片，还挂有珍珠，领口开
得很低，雪白的胸露出了一
半。她还改变了发型，她用了
很多卡子，经过千难万难，做
成了一个她看过的电影里的
女主角的发型，尽管并不太

像，但是已经很接近了。那一
天，张凯旋在接近12点的时
候回到了家，看到一桌的饭
菜，愣住了。曹小芬说，亲爱
的，你还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
吗？张凯旋说，什么日子？曹小
芬笑吟吟地看着张凯旋，张凯

旋说，别神经了。曹小芬也不
恼，她说这一天是他们第一次

见面的时间。张凯旋还是摔出
了一句，神经病！曹小芬还是不

恼，她站在张凯旋的面前，娇媚
地看着张凯旋，张凯旋像是突
然发现了曹小芬的美丽，他的
眼睛死死地盯着曹小芬雪白的
胸，突然，他一把把曹小芬揽
住，连推带搡地带进了卧室，粗
暴地扯碎曹小芬精心缝制的晚

礼服。曹小芬只觉得一股酒气
罩住了她，接着，她的身体就被

张凯旋占领了。
曹小芬并没有因为这样的

失败而气馁。张凯旋总是很忙，

曹小芬从不知道张凯旋在忙什
么，她只是感觉到张凯旋对他

自己目前的生活状况极不满
意，他似乎有更高的追求。

有一天，张凯旋很晚才回
家，他在门外拼命拍打着门，
发出了巨大的“咚咚”声，曹
小芬急忙把门打开，张凯旋一
个趔趄就跌进了门里，接着就

“哇哇”吐了起来，他吐出的
污秽流满了门厅的地板，一股
呛人的、难闻的气味充满了整
个空间。曹小芬还是不恼，她
照顾张凯旋吐完以后，又连拖
带抱地把张凯旋搞到了卧室，
她为张凯旋脱去衣服，再用热

毛巾把张凯旋全身擦干净，看
着张凯旋沉沉地睡去了，曹小
芬又有条不紊地收拾着门厅
地板上的那些污秽，把一切收
拾妥当，曹小芬才躺到床上。

半夜，张凯旋醒了，他仰面
朝天，长长地叹了口气，他说道，

小芬，你好，你对我好，可是你
……你什么都不能给我，你不能
让我有权，你更不能使我有钱
……他说完又叹了气。曹小芬
说，我们现在不是很好吗？我可
以不花钱。张凯旋说，你懂个屁，
老子是男人，男人！我算是看清

楚了，要在这个社会上混得像个
人样，要么有权，要么有钱。权看
来是和我没有缘分了，那是要背
景的，你懂吗？背景！你看你家的
那些人，哪一个能帮我？都是老
子帮他们。

曹小芬不再接他的话，但

是，她心里是记住了张凯旋的
那些醉话。从那以后，曹小芬尽
量地节约，仔细算计花出去的
每一分钱，一年以后，曹小芬把
一张两万块钱的存折交给了张
凯旋，张凯旋知道了这两万元
的来历以后，愤怒地把存折撕

碎，他一扬手，大叫道，你当老
子是叫化子，是随便就能打发
的吗？只剩下曹小芬一片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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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的厨房是一个大而

开阔的空间。宽敞、通透，看得
见窗外的景色。

然后，我还要把液晶电视
请到厨房里。走进厨房的女
人，不应该整日为柴米油盐酱
醋茶所累，而要有随心而动的
生活享受。

如果我今天心情特别好，
就可能在厨房打发掉一下午
的时间，然后将这种美妙的心
情变成食物。在这个过程中，

我当然不能亏待自己：我会神
闲气定地泡上一壶上好的乌
龙，把电视调到饮食节目，一
边享受美好的音乐和画面，一
边寻找灵感。我希望这种潜移
默化的熏陶和影响，能把自己
培养成无师自通的食神！

你完全可以把厨房当成

把玩心情的舞台。但也有很多
人认为，一旦结婚了，生活状
态就会完全改变，浪漫的耳鬓
厮磨一下子变成了无奈的柴
米油盐酱醋茶。我绝不这么
看。其实，一切转变都来自于
自己的心态。结婚就意味要女

人伺候男人，就要开始为小事
计较，这些早已是过去时了，而
且这样的后果当然就是迅速衰
老。在我看来，结婚带来的最大
改变，仅仅是多了一份责任，只
要你们是默契的一对，你想要
的生活就不会改变。

我和杨泓就是这样。我们
现在过的几乎是半单身的生
活，我们不会为了做饭而去做
饭，心情好的时候俩人一起做
一顿饭。吃完饭以后，还是会
像单身的时候那样，找一个咖
啡店喝喝咖啡、聊聊天、看看

报纸。他加班的时候，我就去
看电影。我出去拍戏，他也会
点头同意。生活照旧，只是多
了一份安全感，多了一个可以

停靠的港湾。
在剧组拍戏时，老能遇到

些“大仙儿”。他们会测字、懂易
经，还能看风水。我天生胆小，从
来不敢测字、算命。生怕对方一
不小心撂出几句狠话，从此便
开始担惊受怕、寝食难安。

但关于“风水”，因为不
涉及到性命攸关的大事儿，我

还是愿意去信一信的。我想自
然界的确有很多秘密，人们常
常解释不了，风水学就为我们
提供了它自己的解释，我觉得
有时候这里面还真挺玄的！

我家有个鱼缸，一直放在
客厅，谁也没觉得在那儿放着

有什么不妥。有一次录《欢乐
总动员》，可爱的“大仙儿”
刁寒跟我说，他专攻风水学中
的鱼科，鱼在风水里面太重要
了，养双和养单也有学问，还
要讲究搭配。他要我把鱼缸放
在进门正对的通道的尽头，并

且一定要丈量好角度。放在不
偏不倚的正中位，才能聚财，
聚好运。听完后，我那叫一个
如获至宝呀。二话不说，赶紧
搬！鱼缸特别沉，搬的时候有
条小鱼不听话地蹦了出来，没
过多久便去世了。

我只养了三条鱼，三只宝
贝虽然貌不出众，但忠心地陪
了我好几年，让我对它们很有
感情。如今发生了这样的惨
案，我着实难受了一番。事后
也只能阿Ｑ地想，可能是它
用生命换来了主人的好运吧。

我又买了两条鱼，同一品
种的。奇怪的是，新买的鱼不能
融入新环境，在短短的两个星
期内相继丧生，而我之前买的
鱼却活得自由自在。一系列的
突发事件，让我不得不重新找
更高深的“大仙儿”一问究竟。

难道在我挪鱼缸的那一刹那，
我和鱼们的命运都改变了？

“大仙儿”对我的疑问
如实作答：“刘小姐大可不必
担心！在鱼来说，红色和黑色
一个主偏差，一个主正差。鱼
死掉以后，算是你躲过一个不

好的厄运。鱼的存在或许有它
自己固定的位置。如果是植
物，它需要摆放的位置也会不
一样……切记、切记！”

原来如此！虚惊一场之
后，我琢磨，有的时候我们愿
意去相信“风水”，敬畏某种

古老而神秘的东西，也许就是
为了令自己心安，或是在乏味
的生活中寻找一些乐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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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停在了十三层，乔

顿的公司租下了半层楼面，
气势颇大。半层楼都被巨大

的落地玻璃分割成不同的区
间，清一色的蓝调风格，有一

种良好的秩序感和工作氛围。
“我来开张支票，金额别
填。”左小青开门见山地说。
“小青姐，我怕不能帮你

这个忙，乔总早吩咐过的。我
不能破坏制度。”
“制度？”左小青落了座，

看见公司的会计一副爱莫能
助的无辜样，表现出对老板娘
的客气与距离感。

平时，左小青难得来光
顾一趟。乔顿也经常叮咛，叫
她别搀和进来，车走车道，马

走马路。乔顿出资开了水晶
工艺店，就是为了防左小青
插手公司的业务。
“我开还不行呀？难道，

我是外人呀？”左小青问，不
怒自威的口气。会计是一个
中年妇女，是乔顿花了大代
价挖来的，但嘴里仍尊称她

是 “小青姐”，先矮下了姿
态。左小青等着回话，杏眼圆
睁。“小青姐，你别难为我！没
乔总的话，我是不能给你开
支票的，这是制度。”左小青

瞧见她在搓手，一副局促的
冷漠样，指根里嵌着一枚钻
戒，细若游丝的新款式。

她将目光收回，自己找
台阶说：“那好，我给乔总挂
电话，叫他亲自给你说。”会
计含含腰，垂手肃立，对她的

通情达理表示感激。
左小青踅至门厅外，在

一处拐角里拨了号码。响了
很久，乔顿才接听，问了水晶

店的事情，并说周铁给他汇
报过了，已摆平了。闻听此
话，左小青心生厌恶，觉得周

铁一准是在邀功。左小青忙
说了支票和家具的事，并说

自己已交了订金，该提货了。
乔顿嘴里吧嗒吧嗒抽着

烟，默然良久，才提上一口气
说：“喂，你能不能消停一
下，怎么三天两头要换家具
呀？你干脆连我也换了，图你
自个儿的新鲜劲吧。”

“乔顿，你啥意思？”
乔顿闷声闷气地说：“没

意思，你爱咋的就咋的，支票
没门儿，还有没有规矩？”

左小青火了：“你在哪

里？和哪个妖精在一起，竟然
这么说话呀？”

“别上火，也别当悍妇。”
“那好，既然你不爱我，

也不爱这个家，你就别回来
住。”左小青踢着玻璃门。玻
璃内的员工们瞧出了她脸上
的愠色，都倒抽凉气。“你可
别后悔哦，乔顿，我不会再求

你的，这个家也不是我一人
的。”左小青威胁道。

左小青觉得一上午都不
顺，真的跟踩了一脚臭狗屎
样，心里堵得慌。吃了乔顿的
数落，左小青却不愿被人识
破，调整完表情，又走进门厅

里，对会计说声乔总正忙着，
不便之类的托词。临走时，左
小青带些安慰的口气，捏起
会计指根里的钻戒瞅个不
停，连连赞美了几句。钻戒是
盘丝状的，形如一个“8”字，
底托上是一粒约莫一克拉的

粗钻石，不大值钱。待会计的
神经慢慢松弛，脸上露现惊喜
时，左小青抬起右手无名指上
的钻戒递过去，叫会计也欣赏
一下。不用问，左小青戴的是
白金的，底托上嵌着一粒精磨
钻石，足足有三克拉重。

“你从新凯悦买的吧？”
左小青问。会计指给她看底
圈内的标记，果然。

左小青懒懒地说：“我也
是，前一阵从新凯悦珠宝钻
石展上订的，是比利时的一
流工匠设计的，现在成了绝

版，只此一件。”
“哪能跟你比哦，小青姐。”
左小青觉得很受用，一

上午的心理损失好歹补回来
了。末了，左小青加重语气
说：“新凯悦发生了抢劫案，
还死了一个叫肖依的员工，

听说他们香港总部要撤资，
要关张走人喽。这下，我的这
玩意就更是绝版了。”


